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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托举到云层之上，高
山云梯又送我们上山，抵
达观景平台，太阳已升至
半空。

蓝 天 如 洗 ，宁 静 而
清 澈 。 远 山 近 岚 ，满 目
苍翠。

山谷早已被云海覆
盖，奔涌的云海，在肆意
澎湃，波澜壮阔。

置身平台，宛若进入
仙境，恍惚间不知是天上
人间。山峰在云海中迅
速雄伟起来。风拽着云
海奔腾，铺天盖地，大气
磅礴，一切都那么鲜活生
动，山在奔跑，云在飞翔。

龙头山在云海的包
围中气质卓然。露出云层
的山顶，像龙头舞动着云
海，气象万千，活灵活现。

云海，是龙头山景区
的灵魂。每逢雨过天晴，
阳光倾泻，云海壮阔，让
人心潮漫卷。云海拍打
着青山，蔚为壮观。云海奔腾的辽阔，
会把人的胸襟一下打开。

我被云海的壮美所震撼，一年四季
从未间断对它的登临。

春山锦绣，云雾缭绕，盛开的高山
杜鹃和映山红凌乱的火焰，把龙头山的
春色描绘得千娇百媚。炎热的夏日，云
蒸霞蔚，风带着凉意的喜悦和漫山遍野
的花香飘散，在天然氧吧里享受着沐浴
般的清爽。绚丽的深秋，云海把山峦的
斑斓藏在一幅画里，豪华呈现。冬日无
法拒绝的白雪，和不期而遇的云海连成
一片，群山凛冽，大地妖娆。

沿着栈道行走，清新的空气夹杂着
树 脂 的 芳 香 和 云 海 弥 漫 的 水 汽 扑 面 。
树上开满了清脆的鸟鸣，纯净饱满。阳
光从树叶间筛落的斑驳，光怪陆离。云
海在栈道边起伏像江水拍岸。抓一把
蓬勃的风捏在掌心，撩拨开流动的云，
片刻心旷神怡。

栈道弯曲在阳光之上，凌空环绕，
岩壁上布满了风的皱纹和老去的时间，
也留下了岁月的刀锋切割的痕迹。远
望，山地跌宕起伏，幽深的峡谷与陡峭
的悬崖呼应。云海珍藏了绝壁的神奇
和险峻。栈道像在云海中搭建的浮桥，
游人在苍穹里漫步。

太阳西斜，一场白雨从遥远的地方
赶来，洗净了山上的墨迹。云从谷底升
腾，迅速填满了山谷的空寂。

一滴雨放大成云海。龙头山的云
雨，携带短暂的彩虹腾空升起，绚丽无
比 。 游 人 一 片 惊 呼 ，烟 波 浩 渺 的 半 山
腰，有佛光闪现。有人说，这样的情景，
一生可能很难遇见一次。于是，龙头山
多了几分仙气，也美到词穷，原来，这里
也是神仙的住所。山上的草木，鸟语虫
鸣，它们不知道自己生长在云里，得益
神的庇护，和群山一起享受着恒久的洗
礼和慈悲的安宁。

在栈道上驻足眺望，或凭栏遐想，
龙头山之美，在于山川的巍峨；在于独
具匠心的设计理念，把山地胜形与文化
气韵融会贯通。因为四季有景，得以拥
抱 汹 涌 的 人 群 。 慕 名 而 来 的 人 ，和 云
海，和群山一起共度欢愉的良辰。

暮色把远山逶迤成苍茫的轮廓，落
日余晖在高调地渲染，夕光涂染的山峦
折射出满天的金黄。云海翻动着金色
的波澜，尽显奢华。落日以最美的容颜
展开自己，以坠落的姿势在云海涅槃，
溅起的红云在我的注视里成为染红天
际的晚霞。

山河壮美，人间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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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栖居

午后，清新的空气酣畅得令人
陶 醉 ，这 个 季 节 万 物 都 舒 展 了 身
子。站在宿舍的窗口，面对空无一
人的道路发愣，一段时间我被超于
寂寞的东西禁锢着，有时也抬头望
向辽阔的天空，那里蓝澄澄的，没
有一丝云彩。偶尔有鸟扇动翅膀，
轻柔得像个孤独的影子，对面的山
岗 冲 着 蓝 天 沉 寂 地 铺 开 巨 大 的 苍
绿 ，它 的 上 半 段 是 挺 拔 高 大 的 松
树，下半段是浓密矮小的茶树，无
论 高 或 矮 整 个 山 岗 比 赛 着 把 浓 绿
浩荡到天边。

一缕灰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
那 是 下 沟 向 家 开 始 煮 猪 食 了 。 起
初，炊烟如一束高高扬起的秀发，随
后慢慢散开发丝飘过茶园上方，到
达松树林时，轻纱似的，那些浸在纱
影里的松针伴着炊烟的最后一次经
过，安然入梦了。这时，我也如大梦
初醒似地心头一震，回头发现男友
正沿着楼梯向我走来。谈恋爱的最
初感觉是越来越寂寞，天地间忽然
少了许多东西，噪杂的世界也变得
无声无息，那些延展开来的视线总
是在某一处打转。

男友走近与我并肩站立，一起眺
望窗外的世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稍顷，他回身悄悄拉开抽屉从里面取
出一张崭新两角面额的纸币，在桌上
折叠起来，很快一个小巧的戒指套上
我的手指，淡绿淡绿的，戒指正面正
是那个被花团锦簇着的“2”，就噗嗤
一下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

第一枚戒指，世上独一无二仅此一
枚。太贵重了，眼下这贰角是他仅有
的金钱，为给母亲治病欠了很多外
债，这些欠款中有一部分是茶厂的，
所以他每个月能领的只有生活费，现
在正逢月底。

盯 着 这 枚 戒 指 陷 入 深 深 的 沉
思 中 ，心 想 ，是 时 候 给 他 一 个 交
代 了 。

有一天，我问正在忙着扎扫把
的父亲：“爸，你要不要女婿？”父亲
抬头瞥了我一眼，又一声不吭埋头
做事。

我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告诉他：
“这次是真的，你要我就给你带回
来，不要就让他上别家去。”

父亲的漠然让我暗暗着急。算
了，还是不动声色地转身高呼“单身
万岁！”这时，父亲冲我后背问：“哪
天来？”

我回头笑嘻嘻地说：“那我明天
就去喊他！”

然 后 规 规 矩 矩 坐 下 来 等 待 发
问，可父亲却再不搭理我。我知道
父亲一直承受着众人狐疑的目光，
别家的姑娘早已结婚生子，他家这
个 二 十 几 岁 的 大 姑 娘 整 天 东 跑 西
跑，无论人家说什么，父亲都忍耐
了下来。后来小姨告诉我，说父亲
听说我带女婿回来高兴坏了，当时
小姨就打听对方是哪里人氏，家财
多 少 ？ 父 亲 一 概 不 知 。 小 姨 责 怪
他太不负责。但父亲却说：“我自
己的人我清楚，她有哈数的（分寸

的）。”“ 一 句 自 己 的 人 ”让 我 莫 名
地想落泪，相较于其他人的现实，
父 亲 的 信 任 和 淡 泊 明 显 更 使 人 难
受。

于是，我问男友：“哪天去我家
一趟？”

他毫不迟疑地说：“就今天吧！”
他的从容反而让我有些迟疑，

他拉起我的手催促道：“赶紧走啊！
不然要摸夜路。”

从茶厂到我家好几十里山路，
那时又红又大的太阳悬在天空，像
一个躁动的火球，不断散发着尖锐
的光芒，锋利到能把人割出伤口。
我们一路飞奔着到镇上，希望能遇
上便车载我们一程。

男友却说：“我们先去个地方。”
他轻车熟路地带我钻进一条胡同，
左拐右拐进入一户人家，厂里休假
的 财 务 正 在 客 厅 喝 茶 。 男 友 对 她
说：“刘姐，我要预支下个月的生活
费，麻烦你了。”财务端详一下身旁
的我轻轻点头答应了。

我拽拽男友的衣袖，问他：“你
要打肿脸充胖子？”

男友微笑道：“这不是充胖子，
是礼节，总不能第一次去就让老人
家失望吧！”

我 上 下 打 量 他 那 副 修 长 的 皮
囊，“我带的是你家最值钱的东西，
怎么会失望？”

男友不理我，攥着几十块钱的
生活费，直奔商店，买了条硬盒的白
公主香烟和两瓶酒。在街上转了一

圈没有车，只能步行回家。
平 日 忙 个 不 停 的 父 亲 放 下 所

有的事，奶奶张罗着杀了两只刚刚
会打鸣的鸡，一个劲地使唤我做这
做那，他们似乎忘了这个女婿可是
我捞回来的。尤其是奶奶，鸡肉一
熟就先盛一碗给男友。“娃儿饿坏
了 吧 ！ 你 先 吃 点 ，饭 还 要 一 阵 才
好。”男友端着满满一碗鸡肉不置
可否地望着我，脸上凝固着一抹可
爱的笑容。

他 招 呼 我 一 起 吃 ，奶 奶 却 说 ：
“她要吃锅里有，你莫管她。”

我偷偷威胁奶奶：“我立马叫他
回家，以后不许再来。”

奶 奶 伸 出 食 指 朝 我 脑 门 上 狠
狠一戳，转身从锅里抓个鸡腿递给
我，又去招呼那个不把自己当外人
的家伙。

我对奶奶的行为大惑不解，平
日里的勤俭节约哪里去了？再看看
男友享受得得意忘形，他对这种出
奇的热情招待丝毫不感到彷徨，反
而 像 一 个 长 久 在 外 突 然 归 来 的 家
人，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份久违的特
殊待遇。奇怪的是，他的这种贪心
反而让我很快乐。

更 加 使 我 措 手 不 及 的 是 ，他
们 的 这 种 热 情 致 使 男 友 越 来 越 频
繁 地 出 现 在 家 里 。 就 这 样 ，他 成
了 最 受 欢 迎 的 自 家 人 。 有 时 ，我
很 自 责 ，我 的 家 人 没 有 责 难 我 的
任 性 ，对 盲 目 带 回 家 的 女 婿 不 加
以 盘 查 ，也 从 不 过 问 我 不 举 行 订

婚 和 结 婚 仪 式 的 理 由 ，他 们 对 于
我 的 选 择 总 是 真 诚 地 支 持 和 接
纳，从没表示过怀疑。

不得不承认，这种善良和柔软
使我有些不切实际地心虚，生怕行
差踏错，战战兢兢过了好些日子。
转念一想，他们的这种本性正是人
类得以繁盛的重要因素之一，总被
挤 压 束 缚 的 幼 芽 如 何 能 健 康 成 长
呢？一种希望便会从心中升起，释
然的心绪从此不再纠结。

第二天送男友走时我顺走了那
条白公主，心中充满罪恶感，还是义
无反顾地做了。男友发现后很不高
兴：“这烟是我给父亲买的，你怎么
能拿走？”我宽慰他说：“没事，我爸
他吃叶子烟，你还要出去跑事，以后
挣钱了多给他买。”他还要争辩几
句，我拍拍他的肩：“自己人不该拘
礼，何况我们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
弥补！”我催促他去赚生活费，转身
离开。

四季轮换中，在数不清的清晨
和黑夜，我们的身影不曾间断地穿
梭在连接家的那条小路上，每次空
手回家，走时总是大包小包的。用
父亲的话说：“回来就好，别人又不
知道你拿没拿啥。”亲人的温情犹如
一片巨大的海湾，和风煦煦，让我在
累了乏了时舒适地泅渡。

自家人
付调娥

○心灵花园

“木槿花开畏日长，时摇轻扇倚
绳床。”夏日渐浓，小区里的木槿花
次第绽放，一树粉嫩惹人爱怜。每
次从它身边经过，我都要驻足打量
一会儿，好让那层层叠叠的花瓣唤
醒旧日时光。

回 想 家 乡 的 院 子 前 后 ，有 很
多 木 槿 花 树 。 小 时 候 ，我 经 常 和
小伙伴们一起摘花，戴在身上、耳
畔 、胸 前 ，或 做 成 花 环 状 ，这 些 娇
艳 的 花 儿 ，成 了 我 对 人 间 美 景 最
初的认知。

木槿花，主要分布在我国中原
一带，很多省份都有野生分布，种类
繁多，花色、花型变化较大。单朵花
开放较短，大多早上开放，晚上萎
缩，因此也被人们称作“朝开暮落
花”。家乡人给他起了个难听的名
字，叫“拦疙篱”，幼年时，听大人们

嘴里说最多的就是“不听话，是不是
想吃拦疙篱条子？”一听这话我就乖
了，觉得它应该是比竹枝还要让人
受不了的打人利器。稍大一点后才
明白，那就是木槿花的枝条，细长且
直，柔而不脆，天生骨子里有股韧
劲，想折断一根枝条，往往会将它的
皮拉扯到根或梢，家乡人用它编畚
箕、扎篱笆时，都用剪刀才能将枝条
剪下。

木槿花是花，但在家乡人眼里
却 只 不 过 是 活 着 的 随 手 可 用 的 工
具。用它扎篱笆，筑一道绿色的屏
障，保护地里的庄稼、蔬菜，不被鸡
啄、猪拱。也有喜欢栽花的姑娘，用
它编织成活着的围墙，围成一个小
花园，吸引着村里人前来观赏，赢得

赞美之声。
木槿花更是一种易活的植物，

小时候我也喜欢花，惊蛰过后，剪回
一抱枝条，在门口斜坡边挨着插下，
再同样用枝条横着扎一道，就成了
面积比桌子稍大点的小花园。里面
撒些鸡冠花、洗澡花之类的种子，往
往花还没生出来，插下去的枝条先
发青了。木槿适应性强，极易生长，
两年时间就开出了小花。也不管有
没有人欣赏，从枝条下开到枝梢，从
五月开到深秋，点缀着破败的村庄，
让河边、田野、小路旁有了色彩，有
了生机。

《诗经》曰：“有女同车，颜如舜
华。”“舜华”指的就是木槿花，喻女
子貌美。

木槿花还能入药，味甘性凉，清
热、利温、凉血，能排毒养颜。用木
槿花煮粥，可甜可咸，入口就是一夏
的际遇。也可挂稀面糊，下油锅煎
炸，成型之后还依稀能看出花的形
态，食之松脆可口，略带着花的清
香。有时候，我会为木槿花抱不平，
明明那么艳丽，为何就不能多留几
日，只一朝夕就匆匆作别？可不管
我如何悲叹惋惜，它都由着自己的
性子绽放，不紧不慢，盛放出属于自
己的璀璨。

历代文人雅士也是喜爱木槿花
的。唐代崔道融说“槿花不见夕，一
日一回新”，诗作突出槿花每日开闭
的特点，内中包蕴着槿花追求日新
月异之意，虽为咏花之作，但颇有新

意。宋代黄希旦虽然感叹槿花“朝
荣暮落堪咨嗟”，然而木槿花开鲜
艳，有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
如秋叶之静美”的壮美。明代刘伯
温的“山中樗栎年年在，看尽西风木
槿花”，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木槿
花的赞美之情。“暮落不悲容艳好，
旭日依旧无穷花”，一花凋落，一花
又开，在无穷无尽的与骄阳对峙中
温柔地坚守，上演着生与死反复的
轮回。

望着木槿枝头摇曳的繁花，我
真希望自己也能如它那般，在层层
的花瓣中，悟出岁月的真诚、生命的
宝贵，不忧将来，不念过往，不留恋
繁华，以平和的心态欢度每一天，过
好当下的每时每刻。

木槿花开润时光
谢林

○人间草木

从 小 至 今 ，我 都 非 常 敬 仰 老
师，由敬生怕，我婆常说我把老师
的话当圣旨。多年以后细想，确实
如此。也就是这一道道“圣旨”，犹
如人生路上的一个个路标，促我优
承错改，树德立行，励志前行。

上小学时，启蒙老师李老师
告诉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不
能说谎。记得有次是星期天，我
和我婆走亲戚，是一个远亲娶媳
妇。当天下午一场倾盆大雨下个
不停，我们无法回家，第二天早晨
上不了学。咋办呀，我哭闹了大
半个晚上。弄得好多亲戚都说，
这娃一定能把书念成。第二天上
午，太阳出来回家了。下午我去
上 学 ，心 乱 如 麻 ，老 师 问 旷 课 咋
说，说自己有病，还是说走亲戚，
一下午都心神难安。好在那天下
午老师开会没在，才算逃过撒谎，
抑或一次尴尬。

校门口有卖零食的，有很多
小孩上学前、放学后围着买。王
老师要求学生不要围观，我每次
过那些地方都绕得远远的。当时
流行吹泡泡糖。我觉得很神奇，
一 颗 糖 竟 能 嚼 着 吹 出 大 大 的 泡
泡 ，有 时 还 能 几 个 泡 泡 套 在 一
起。我很想要，但不敢围观，不敢
去买，硬说自己不喜欢。直到有
一 天 放 学 在 校 门 口 被 王 老 师 叫
住，我一看，我妈在零食摊前，给
我拿了几个泡泡糖，把我羞得几
天都不好意思面对老师。

苏老师是我的初中老师，他
是一个才气和乡土气都有的人，
大家私下有叫他“孔乙己”的。他
有些不修边幅，无论晴天还是雨
天，鞋上总是有泥，大家又称他“泥

土的芬芳”。他著名的论断就是布
鞋皮鞋理论。考上大学就穿皮鞋，
考不上就穿布鞋。我真佩服关于
高考那么重大的人生命题，他能用
两种鞋厘清，而且是那么的贴切和
生动。我信以为真，并放狠话：考
不上大学，不穿皮鞋；考不上大学，
就一直复读下去。后来我屡败屡
战，终于梦圆大学。

再后来，上了大学以及工作
后，对我影响深的有两位老师，都
是书法家，告诉我要物质地生存，
艺术地生活。一个是倪老师，虽
然多年聚少离多，但他是给我一
双艺术翅膀的人。在学校他带我
们去碑林参观、举办师生书画笔
会 ，培 养 了 我 的 艺 术 爱 好 和 兴
趣。后来他调到北师大，记得有
一次，我去北京拜会他，基本上没
离开书法话题，对艺术的执着，让
人感动。惭愧的是我才疏学浅，
一直徘徊在书法圈外，但一直没
敢忘记艺海梯航，陶冶性情。另
一位是梁老师，梁老师比我长 20
岁，因我当年在汉中时写了《巍巍
秦岭阻挡了谁的双眼》的书法评
论文章，引起了梁老师的关注，后
来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常在一起
谈艺术谈人生。当我人生迷茫，
生活及工作出现转折之时，常常
向 梁 老 师 问 道 ，请 求 他 指 点 迷
津。我们的聊天，超越了年龄和
阅历，超越了书法和艺术。我每
隔一段时间去拜会梁老师，在一
杯清茶、一片字纸中氤氲起圣贤
寂寞或激越飞扬的人生。

草 青 成 黄 ，天 渐 凉 ，又 是 一
秋。遥想四十多年人生过往，最忆
那些燃臂当炬、春泥护花、授业传
道的老师，念想着那些只言片语，
采撷并受用着一缕缕生命的暗香。

师言若旨，我愿用一生敬惜
和仰望。

师 言 若 旨
余首涛

○心香一瓣

是染白您双鬓的粉笔

绘出美好未来

让怀揣梦想的花蕾拥抱春天

是压弯您脊梁的教鞭

指向锦绣前程

让追逐阳光的幼苗伸进天空

谆谆教诲，春风化雨

您用匠心践行初心

您用爱心滋润童心

就这样，一颗心牵引另一颗心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青涩的生命在爱的雨露下拔节生长

师泽如光，虽微致远

您浇灌的花朵开遍四方

您抚育的幼苗长成栋梁

而您，依旧坚守三尺讲台

用小小的粉笔

书写自己平凡而灿烂的一生

教师颂
罗裳

房屋里侧屋檐的水泥台阶上，去
年冬天有人锯柴火，留下一小撮箕木
屑，可能是忘了，一直没有被清理。
初夏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上面生了一
棵小芽儿，胖胖的两片瓣子，后来发
现是棵指甲花。可能是花圃里的指
甲花种子在去年成熟炸裂的时候，一
粒倒霉的种子蹦到那里，后来就埋在
这薄薄的木屑里。好个生不逢时的
生命，土太薄，即就是它生出来也活
不上多少天的。那一点点薄木屑哪
里有水分供它，单就说那一点点薄
土也扎不下根，稍稍长高一点就会
头重脚轻，倒下去的。有几次我都
想拔回去栽到花盆里，可又想看看
植物的生命力到底有多顽强，能不
能活出来是它自己的努力，可是能
不能活下去却是造化的安排。虽然

有些看客的冷漠和残忍，但是世间
万物不过是各安其命罢了。

谁知它还真的够强，这一干旱的
夏天它竟然熬下来了！其他指甲花
儿开的时候它也开了，尽管只有几片
叶子，一次也只对开两朵花，一朵两
瓣儿，虽瘦小些，但也鲜鲜地艳红。
我纳闷它再细瘦也生了十几片叶子，
开过十多朵花儿，半尺来高的茎子
了，怎么就站得稳呢？细看之下就发
现它的诀窍了，竟然是把根横生着！
因为往深处扎不下去，它就在近土层
的茎上又生出根须来匍匐着紧紧固
定住主杆，真是个顽强的生命啊！有
时候我也摘它几片花瓣捣成泥敷在
指甲上，总觉着要给它完成染指甲的
使命这才不枉它的努力。

今天路过又看它一眼，就发现它

一边裸露的根部覆盖了薄薄的一小
片青苔，绿绿的，替那红根挡着烈
日。也把根脚压得重一点，就是有阵
风来它也不会被连根拔起了。谁这
么怜悯着细细的一棵花儿呢？我想
一定是个善良的孩子，想到这里心里
顿时生出一股暖意。这么一个小小
的善举能看出一颗善良柔软的心，真
是一个水晶一样干净的孩子啊。

我也去花坛里捧了两捧泥巴偎
在它的根部，天气预报说下周有大风
和暴雨，有这些土压着，我相信它一
定能把这一季花开完，还能结成一个
一个种球，明年春天我将把它们都种
在我的花盆和门口的花圃里，算是我
对这个顽强的生命的一种敬意。顽
强也可以改写命运，只要你坚持了上
苍终不会辜负你。

水 泥 檐 坎 上 的 指 甲 花
张大丽

汉水汉水 晨光晨光 贾真贾真 摄摄


